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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 2: “新丝绸之路”的社会基础设施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Tang Man

绪 论

影响义乌外商选择暂时性居留的因素
在义乌居住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不仅仅是从“问题”国家迁移来的经济移
民， 更是属于一些更广泛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深植于历史上的商贸
往来，把欧亚大陆各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如此，这些贸易网络可以说是一种社
会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
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补充。这些网络的维护和发展取决于三点：保持流
通渠道畅通、保证客户定期到访，以及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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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东的小规模企业家也被吸引前
来义乌。因为这座城市的独特的市场
结构和采购模式，为他们进入国际
商贸降低了门槛。但是，即使是在义
乌资历深厚、有着重要地位的商人，
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在义乌只是暂时停
留，而不是固定居住。这是因为获得
长期居留许可比较困难，以及当地可
为子女提供的学校教育资源相对匮
乏。这也意味着很多掌握重要资本资
源的商人会放弃在义乌的投资，转而
到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其他枢纽城市
寻找投资机会。



主要研究结果

理解信任的意义：联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网络

1.  �居住在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不仅仅是
从“问题”国家迁移来的经济移民，而是属于
一些更广泛的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
把欧亚大陆多个地区联系在了一起

2.  �这些贸易网络根植于历史上苏联与中东之间、
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外交、教育和商贸联系

 
3.  �教育移民常常是商贸网络发展的基础。在莫斯

科和义乌等商贸城市，学生和商人的生活网络
和贸易基础设施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教育
移民不断强化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市场和技能的
贸易联通

4.  �义乌特殊的市场结构和采购模式为来自中东的
新一代小微企业家们进入国际贸易降低了门槛

5.  �信任在这些创业家的联合网络中具有重要意
义，在义乌这样的节点城市，信任产生于当地
社区的非正式组织中

6.  �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中，无论是资历较深的
商人抑或是新来的小微企业家，都认为他们在
义乌只是短暂停留，而非永久居住。这是因为
他们很难获得长期居留许可，而他们的子女也
面临着入学方面的不确定性 

7.  �对于一些已经掌握了重要资本资源的商人来
说，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性，他们已经不太愿意
在义乌或中国投资，而是转向欧亚大陆贸易网
络的其他节点城市寻求投资机会 

研究背景

苏联与中东之间商贸联系在中国的历史继承

浙江省处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活跃地区，自20世纪90
年代末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发展为一个为国际商人提供
小商品批发的主要市场。义乌的福田市场在外商之中很
有名。福田市场有大约七万家批发商铺，专营中国制造
商生产的家用小商品，从袜子、厨具到玩具和化妆品，
应有尽有。成千上万的商人从中亚、南亚、俄罗斯、阿
拉伯世界以及非洲来到义乌，在这里居住、成立贸易公
司，他们主要负责协调货物出口，为来这里采购的国际
商人提供后勤保障和通关出关服务。

分析人士把义乌与亚洲、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商品供应
路线描述为跨越东西亚之轴心的新“丝绸之路”。他们
认为，这条商品供应链的发展是由于9/11政治分水岭之
后，阿拉伯商人意识到西方社会再难进行贸易渗透，继
而转向东方寻找新的贸易伙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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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的活动轨迹，
可以看到他们身后一个更为复杂的商业生涯的发展历
程。它起始于莫斯科，受苏联和俄罗斯高等教育奖学金
的支持，倚靠连接苏联和后苏联地区的流通渠道。

由于苏联、俄罗斯和中国给予中东国家的资助，很多来
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能够开展创业。从20世纪
70年代到80年代间，苏联为了在西亚国家发展客户市
场，为叙利亚人和也门人（包括南也门和北也门）提供
到苏联的大学公费留学的机会。这些学生毕业后通常都
投身贸易行业，先是在俄罗斯经营，到20世纪90年代末
开始前往中国。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正是从20世纪90
年代末来到义乌，那时，他们到义乌来采购，为莫斯科
和迪拜等地的批发市场供应商品。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的地方政府开始把义乌定
位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的门户，同时扩建福田市
场，达到能容纳七万个商铺的规模。叙利亚商人和也门
商人受这片市场的吸引，从莫斯科来到义乌，从一种残
留的苏联式的对欧亚大陆的想像，投身到一个以中国为
中心的正不断扩展的跨区域新兴空间的愿景之中。约十
年之后，这个关于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新愿景由中国商
品和基础设施为纽带，成为习近平治下的“西进”政策
(Li et al. 2016)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标
记。

义乌已经成为围绕中东贸易市场的跨国贸易中的主要节
点，主要原因是结构因素和政策因素：

市场结构

义乌福田市场是一个固定的商贸市场，有一个稳定的多
样化的批发市场结构。它由五个互相连通的超大商场组
成，这些商场又分为不同的区，每个区专营不同种类的
家用商品以及轻工业所需用的商品。每个市场群批发的
商品种类繁多，前来采购的商人通过加工合成赋予产品
附加值。他们把在不同市场采购到的商品（比如盒子、
绸带、标签、回形针）进行组合，加工为一个合成产
品。如此，即使是资本有限的商人也能参与轻工业产品
的制造和设计，从而拉动小微企业的发展。

知识产权

由于义乌在知识产权方面体制化程度低、执行力度弱，
产品设计很快会被竞争者模仿和创新，这在义乌市场内
部以及义乌商品在迪拜的外销市场都很常见。这也刺激
了非正式的小微企业的发展。

税收和调节政策

2008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出
口增长缓慢的问题，针对低价商品制定了增值税出口退
税政策。这些措施刺激了中东及亚非地区市场对义乌低
价小商品的需求。出口奖励措施的出台是为了让中国
制造商品在亚洲市场建立起优势地位，并促使外销市
场（诸如叙利亚阿勒颇的Suwaiqa 批发市场、迪拜的
Dragon市场等）的进口商们采取更积极的定价策略，例
如使外销到中东市场的中国商品的定价与在中国市场的
定价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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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义乌市场管理方出台了一套简化的税收
制度，并迅速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一系列试点研究中推广
开来。这套新的制度简化了税收申报、降低了增值税发
票要求，使义乌的外商所采购的商品等同于“旅游购
物”商品，其目的是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以吸引自中
东前来义乌的初次创业的小微企业家们以更小的立方米
单位采购货物，而不是用集装箱。

信任和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指的是坐落在商贸公司建筑群里的餐厅、
咖啡馆等，它们通过调节信任和信誉，对叙利亚商人和
也门商人在义乌的贸易网络的有效运作起到了关键作
用。通过组织非正式的离散移民协会和聚会，商人得以
互通彼此的信誉程度，从而规避不好的行为，并建立起
解决贸易纠纷的非正式机制。因此，信任不仅仅是嵌于
共同的亲属关系或族群认同，而是通过在“社区的组
织“面对面的交流，不断地被重塑。

居留、教育和文化公民

由于难以取得永久居留证以及延签方面的困难，再加上
有限的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即使是在义乌资历最深的
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也把义乌看作暂时的居住点。这
就降低了他们对义乌工商业的投资热情，也阻碍了文化
组织的形成。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停留是短暂
的，所以他们积极地在前苏联地区以及其他移民区域如
海湾地区的贸易节点城市维持社会网络和商贸网络，最
近，他们的目标还包括土耳其。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
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一些替代性贸易节点（比如伊斯坦
布尔）进行投资。自从2002年正义和发展党上任以来，
伊斯坦布尔就把自己定位为一种文化伊斯兰背景下的欧
亚大陆的连接点。尽管一些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事实
上已经与中国人通婚，并吸引了中国官媒的关注和正面
报道，但是，相较于跨国婚姻和文化身份表达的吸引，
很多商人更愿意把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作为投资备选。
这说明，从某种程度上讲，义乌作为国际商贸城的定位
取决于它与欧亚大陆商贸网络中其他枢纽城市的竞争关
系。



结 论

1.  �移民网络是影响国际商贸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居住
在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不仅仅是从“问题”
国家迁移来的经济移民， 而是属于一些更广泛的贸
易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把欧亚大陆各地区联系
在了一起。尽管他们的祖国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出于边
缘地位，但他们通过在欧亚大陆各节点城市之间的流
动、做代理商等逐渐发展起来。这些贸易网络深植于
历史上的商贸往来，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社会文化基础
设施。它们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也
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
一种补充。这些网络的维护和发展取决于三点：保
持流通渠道畅通、保证欧亚市场客户的定期到访，以
及侨汇。

2.  �非正式组织有助于增进贸易网络中的信任。信任在这
些贸易网络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义乌这样的枢纽城
市，信任常常产生于当地社区的非正式组织中。这些
非正式组织包括餐厅、文化组织等。它们通常并不是
国家监管的正式组织机构，但却是组成贸易网络的社
会基础设施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
们的重要作用，才能建立和谐的商贸关系。

3.  �不利的居留政策和有限的教育资源阻碍了外商在义乌
的社会投资。从整体上看，在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
门商人群体内部也有不同层级的划分，这些层级是非
正式的。一些商人因为资历更深、地位更稳固而作
为“社区的支柱”，而另一些新到义乌发展的商人，
会依附这些业已建立的网络，并尽力融入进去。但
是，即使是在义乌待了十几年的“社区支柱”，仍然
认为自己在义乌只是暂时停留，而不是永久定居，这
是由于他们无法获得长期居留许可，而他们的子女也
面临着入学方面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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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面临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竞争格局。尽管很多叙
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在义乌发现了重要的商机，也掌
握了重要的资本资源，他们仍觉得在中国国内投资很
困难。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转向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其
他枢纽城市寻找投资机会。

5.  �社会政策杠杆能够对商贸领域的人文基础设施形成支
撑作用。在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竞争格局中，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是核心，而且很有可能会继续面临地
缘政治下的多方竞争格局。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
分析大都关注围绕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分配问
题，以及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基础的改变，但是，人
际网络和技能的分布也会受移民政策、文化组织和教
育移民的影响。技术人际网络的分配将在塑造跨欧亚
大陆互联互通新形式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但又相对
低调的作用。这些人际网络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多个杠
杆因素，包括关于市场采购体系的规定、移民政策、
文化组织以及教育移民政策等。


